
美丽的飞升
——京剧童话剧《野天鹅》品评

文／赵惠芬

总觉得京剧与童话相距遥远，京剧严格的程式性和趋于“完美的凝固”的表现形式，该会与

童话故事的趣味传奇性和瑰丽的想象力发生怎样的碰撞呢?看完河北省京剧院演出的京剧童

话剧《野天鹅》，才蓦然发现，京剧也能如此飞扬。

以典雅的京剧演绎充满情趣的童话，杨晓利、梁奎振编剧的《野天鹅》(导演谢平安臧兰

英)做了有益而成功的尝试。无论编剧还是舞台呈现，都准确把握住了京剧与童话的特性，将戏

曲的假定性与童话的神奇性巧妙融合，使整个舞台充满了飞升的想象和怡人的童趣，给人以美

的享受和心的愉悦。

该剧的编剧之一杨晓利创作过很多富有生活情趣和人生哲理的优秀儿歌，对儿童的审美

心理和思维方式切摸准确，表达到位。按照儿童的欣赏习惯和思维特点，剧中不表现复杂性格

的人物，不管正面还是反面人物都很单纯、很透明，坏人好人，一目了然。好人好的完美，坏人坏

的真实，有时甚至不避直白，让剧中角色自己站出来对观众说出之所以然的原因。直截了当，儿

童一看就懂。后母不讳言自己的嫉妒，大教主也直称“美丽就是罪过”，他们因此而疯狂迫害美

丽的艾丽莎。这看起来是将矛盾简单化，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是可能发生的。坏人害好人不需要

更多的理由。这又有了些成人化的意蕴，具有了一定的哲理性。

在安徒生的作品中有恶的形象，但又从不表现对恶的惩处，不表现恶的罪有应得，而是极

力张扬善与美的不可战胜，在丑恶与美善的对比中，张扬善与美的宽容与博大，以善与美来感

化人心，而不以恶与丑的被惩处来宣泄愤怒。京剧《野天鹅》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安徒生原著的主

旨精神，进行了艺术的表现，它写了恶与丑对善与美的无端伤害，但不去正面展开善与美的直

接反抗，而是通过几个小青蛙的形象及国王对艾丽莎炽热的爱情来反证善与美的强大力量。后

母施魔法9区使几只小青蛙去伤害艾丽莎，让它们跳进艾丽莎洗浴的池水中，使艾丽莎“变的呆

又傻”，但没想到几只小青蛙却被艾丽莎的美丽善良所感动，竟在身上开出了艳丽的花朵，而洗

浴后的艾丽莎也更加美丽，使得后母大发雷霆，小青蛙却宣称不再演这样的坏角色，得意地唱

着“我们是好人”下场了。当她再次将墨黑的核桃汁泼向艾丽莎的时候，舞台上出现的艾丽莎身

着一袭黑纱，却更有一种脱俗的美，就像几个王子被变成了野天鹅，也仅是在每人的袖子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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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些羽毛，他们原本英俊的形象丝毫没受影响，或者说是编导舍不得破坏他们的美好。这种写

意与写实、再现与表现的有机融合，使整个舞台充满了机趣与意味。“衔网过海”一场是充满飞

扬的想象的一场戏，四个王子各衔住芦苇大网的一角，艾丽莎坐在大网的中央，兄妹五人一起

飞越大海，去寻找能让他们恢复人形的植物。这一情节的设置，极为形象地刻画了他们的兄妹

深情，与前面后母的无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热情颂扬了真善美的人间真情。他们的坚强和善

良感染了所有的人，飞到最后，连场上的歌队都为他们齐声加油助威，台上热烈的气氛与台下

观众的情绪融为一体，真正感受到了真善美的伟力。如果说过海表现了哥哥对妹妹的爱护，而

艾丽莎不计一切编织荨麻网衣以使哥哥恢复人形的行动，则体现出了妹妹对哥哥的深情。她忍

受着一切身体的痛苦和心灵的熬煎，即使伤痕累累，即使被误解中伤，依然无悔。即使在行刑的

现场，身陷囚车之中，面对“烧死妖女”的呼喊，眼看车下的干柴将被点燃，她依然没有停止编织

⋯⋯直到野天鹅骤然降临，艾丽莎将麻衣抛向哥哥，恢复人形的王子向众人说出了一切，艾丽

莎才从内心深处呼喊出“我是无罪的，我不是妖女”。随着这喊声，奇迹出现了：用来行刑的干柴

伸出了绿色的枝桠，开出了绚丽的鲜花，连大教主也不由自主脱掉教服，加入欢呼的行列。“从

未有过的壮丽，从未有过的辉煌，是真善美诗意的组合，是天地间永恒的绝响”。真善美被张扬

到了极致，在磨难中，美不仅没有泯灭，反而得到了一次次的飞升，一次比一次辉煌，一次比一

次灿烂。

《野天鹅》更有意义的启示在于表现形式上的探索。京剧在中国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

其表现形式日益完整规范，较比其他地方戏曲在无论表演还是导演及舞台呈现上都具有更严

格的程式限制，但它也蕴藏着极大的潜力，它的包容性和吸纳力也是极强的，存在着突破的空

间和可能性，《野天鹅》的这种探索首先在理论上具有了可行性。用京剧做童话可能步子会迈得

大一些，但从结果来看，它是京剧的，没有成为“四不象”。它又是童话，具有童话的鲜明特点，紧

紧抓住了儿童欣赏特点，进行具有童心童趣的表现，这主要体现在情节的设置和人物的语言

上。比如几个小青蛙的形象造型和语言；艾丽莎与哥哥一起数着。五四三二一”等待着太阳落山

王子恢复人形；国王用剑刺向吸血鬼，“鬼”不但不倒却把剑给夹住了，国王不由说，“哎，你死

了。”吸血鬼却说“瞎说，鬼还会死啊。(将剑递给国王)拿着，我下场了。”歌队的贯穿也使本剧

增加了表现的灵活性，而且歌队又同时担当着多个不同的艺术形象，既是评论者，又是介绍者，

还是花草树木，是河流山川l，是剧中人物，还是群众演员。歌队使场次的转换和情绪的过渡跳荡

自如，使全剧的节奏似行云流水顺畅自然。

本剧的编导们说，好看、好听、好玩是该剧的首选，它达到了。轻松愉快好看戏，戏剧的娱乐

性应该受到创作者们更多的重视。

也正是剧作文本提供的这种无限扩展的想象空间，使我们对舞台呈现的神奇性充满了期

待，但看完了舞台演出，却有些不满足，还没有完全超乎我们想象的体现，总觉得还可以更加神

奇，更加出乎意料，更加精美。歌队的出现有些繁杂，还可以更简洁，更精炼。在剧作文本上，人

物形象也还欠丰满，缺少更加动人的细节来感人，四王子出场也缺乏更鲜明的个性。这对于一

部童话剧来说，可能是过于苛刻的要求，毕竟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剧目。相信它会在实践中不

断提高，不断完善，达到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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